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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海外电子信箱给freeget.ip@gmail.com发电子邮件，10分钟内会拿到几个IP地址。突破网络封锁，访问明慧网 www.minghui.org，了解更多真相。








图片说明：中共迫害法轮功蓄谋已久，在中共多次诽谤、干扰炼功，甚至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的情况下，众多法轮功学员淳朴地、发自内心地希望国家了解法轮功强健身心有百益的事实，去中南海附近的国家信访局平和上访。这就是“中国上访史上规模最大、最理性平和”的“四二五”大上访。这不是搞政治，是依据国家宪法的正当申诉。











曝光





政治是什么玩意儿？





2011年10月19日，新唐人电视台恢复向亚洲Ku波段卫星播出。新唐人亚太电视台在中新二号卫星的播出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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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人宋濂，在《龙门子凝道记•先王枢》中，记述了这样一件事：


西域有个姓胡的商人，手持珠宝出售。他有一种名叫“瓓”的宝玉，颜色纯红，好像红色的樱桃，长一寸，价值超过数十万。


龙门子问道：“瓓能抵挡饥饿吗?”对方答道：“不能。”


“瓓可治好疾病吗？”答道：“不能。”


“瓓能驱逐瘟疫吗?”答道：“不能。”


“能教人孝顺父母、顺和兄长吗?”回答：“不能。”


龙门子又问：“既然如此无用，而它的价钱超过数十万，这究竟为什么呢?”


对方答道：“因为它产在艰险僻远的地方，获得它万分艰难，所以才价值连城。”


龙门子笑笑走开了，他告诉弟子郑渊说：“古人有这种说法：‘黄金虽然是贵重宝物，活人吞服了就要死去；金粉进入眼睛，眼睛就会瞎了。’宝物对于我身，没有任何关系，这样已经很久了！我身上，有最可珍贵的宝物，它的价值，还不止数十万呢。这宝物，水不能沾湿淹没它；火不能烧化它；风不能吹走它；太阳不能烤灼它。它的名字，就叫良心！用好了良心，就天下安定；守住了良心，就自身平安。所以，良心才是无价之宝。


“但是，有人竟然不知道日夜去守护它，而把获得地位、钱财、美女、珠宝看成是唯一重要的事，拼命地去追求。这难道不是舍近而求远、舍贵而求贱吗?


“噫！有些人的良心，已经泯灭了，有些人的良心，已经泯灭了啊！”◇








听进肺腑言　肺癌患者救己一命

















〖山东诸城来稿〗二零一二年六月底，山东诸城舜王开发区的老赵感觉头晕恶心，浑身发热，以为是感冒，在私人诊所打了几天针，没见好，反而加重；又去了开发区医院，继续打针，病情继续加重：气喘、咳嗽、胸口疼痛憋闷，浑身无力，吃饭难以下咽。医生看了拍的片子，当时就说“没治了”，建议他去中医院检查。


老赵去中医院检查，确诊为肺癌晚期，医生说气管、两肺都是癌细胞。家人懵了，太残酷了。老赵看到同病房的病人因打化疗针而恶心呕吐、浑身难受、情绪低落的情景，不想再治了，花钱受罪还没什么疗效，他想回家捱日子。


有一位大法弟子给老赵和他的家人讲法轮功真相，告诉他们相信大法可以救命。老赵不以为然：法轮大法能治病就不用医院了，那么多患者都念“法轮大法好”得了。但老赵的家人听懂了真相，明白法轮大法是佛法；“佛法无边”，那么传佛法的师父自然也会法力无边。于是家人很虔诚地开始念“法轮大法好”，求大法师父救命。


家人同时也劝导老赵：你对法轮功不好的认识是从电视里看的，电视里能有真话吗？这么多年还这么多人学，就说明这个功好。共产党那么凶也没能治了法轮功，说明法轮功有超常本事。再说人家有念“法轮大法好”好病的，你也一定会好，最起码先试一试，真好假好我们自己就知道了。


在家人的劝说下，老赵拗不过病痛折磨，开始念“法轮大法好”了。真奇了，就在他念“法轮大法好”的第二天，他开始有胃口吃东西了，中午吃了半块馒头、半盘炒青豆苗，晚上吃了几个水饺；喘气也顺了，胸口不再憋闷。接下来饭量恢复如前，一次能吃两个馒头，身体恢复了力气。


老赵增添了念“法轮大法好”的信心。陀螺刀治疗一个疗程后，回家呆了一周又回医院打化疗针一周。打化疗针的人都会出现强烈的副作用反应，可老赵能吃能睡，没掉头发，精力充沛。八月十二日，老赵要求出院。医生对他说：“你是第一个，也是最好的一个。”老赵及家人心里明白，这是法轮大法的威力，是真心相信“法轮大法好”的结果。◇








《活摘器官的罪恶》，董锡强，油画，54×54英吋，2007年。





我四岁时母亲就去世了，父亲没有固定职业，靠打零工维持生活，把我寄养在姨家，姨家小孩子多，生活很困难，七、八岁时父亲又把我接回来了，随他过着流浪的生活。十八岁时父亲收了三十元钱，就把我嫁给了地质勘探队的一个队员——我现在的丈夫。从此我又开始了新的漂泊不定的生活。


从小到大长期恶劣的生活环境，把我的身体摧残得满身是病，文革期间丈夫不愿参加单位的“斗批改”，没有工作，每日在家闲闷难熬。共产党打着打击坏分子的旗号，为了完成指标凑数字，硬是把我十二岁的小儿子抓进监狱，工厂又开不出工资，我拖着病体承受着各方面的压力去上班，得了肝炎都不能休息，我在死亡线上挣扎着。我常常在内心深处呼喊：“老天爷啊，我为什么这么苦啊。”黑夜里做梦，我流出的都是沧桑的泪，苦不堪言，真是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


一九九六年十月，我已退休，早晨有晨练的习惯。这天下着小雨，我看见有一些人坐在地上，奇怪的是他们那片地上不下雨，地是干的，他们一个个盘着腿、闭着眼坐在那里一动不动，旁边还有悠扬的音乐。于是我也学着他们的样子坐下，就这样我走进了法轮大法修炼。神奇的是，四天后我身上的所有病状不翼而飞。


很快我得到了《转法轮》，一看见这本书我就抱在怀里哭：“我得了天书了！这是用多少命都换不来的啊！”修炼后，我轻松无比，走路生风，老像要飘起来，到体育馆、公园等处集体炼功，我步行和别人坐车的速度一样。我的思想境界也很快地提高上来了，人们都说我变了个人。


正当我在大法中修炼、身心健康得到迅速升华的时候，中共江泽民集团开始全面迫害法轮功。我毫不犹豫地去北京上访，多次被抓。记得一次当地派出所所长问我：“你还炼不炼？”我说：“炼！”他连问三遍，我连答三个“炼！”把所长气得直蹦高：“你这个老太太，你就不会说一句谎话，你就不会说不炼？”我说：“我要为我们师父说句真话！”就这样我被派出所送到了看守所。警察头头一看我：“又是你这个老太太。”他气急败坏地当着众多犯人抽我耳光。打完后他自己都不忍心了，说：“你这么大岁数了，为什么也和他们（年轻的法轮功学员）一样去搞政治？”我说：“是，我们师父就是要我们做一个正直的人，所以我也要搞正直。”气得他哭笑不得，说：“是政治不是正直。”我说：“听不懂，政治是什么玩意儿？”警察气得直跺脚，后来把我放了。（文/寒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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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沙尼亚人欢迎东方修炼文化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十月十三至十四日，为期两天的精神健康展览会在爱沙尼亚首都塔林举行。展会吸引了波罗的海邻国近四十个大小团体参展。芬兰法轮大法学会与拉脱维亚法轮大法学会应邀联合参展。爱沙尼亚民众深深被中华古老修炼方法吸引，仅在展会第一天，《转法轮》书籍和法轮功教功录像光盘就被抢购一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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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二十岁时就开始参加工作，不断地接触物欲横流的社会，由天真慢慢变得尖滑；在家里也傲气凌人、霸道横行。结婚后，我对婆婆不料理家、成天玩牌看不惯。公公养车赔了八万多元，债务全落在我和丈夫的身上。在家庭里我成天觉得委屈，和丈夫吵架，对公婆没有好脸色。


有一回，公公请人看坟宅。我一听就说：“看什么看，看能看好啊？能看好，咋还拉八万多元债给我们？”公公当时眼泪就下来了。我还是不依不饶的。另一回，我正自己在家，门开了，回头一看是婆婆，我气就上来了，大声叱责道：“出去！”婆婆身体微微抖动了一会儿说：“我，我给你送苹果来了。”“不要，出去！”婆婆蔫蔫地走了。气是出了，可心并不舒服啊！总觉得人活着怎么没个顺心的时候，心里就象有石块压着，天天阴沉着脸过日子。


二零零二年的一天，我看到了一份法轮功真相传单，上面有几句话写得很有道理：“当年，耶稣下世度人，谁认为他是神？释迦牟尼下世度人，谁认为他是佛？现在，法轮大法在人间弘传，遭到中共迫害，几人能明辨是非……”我心里有些豁然开朗，也许，这是活佛来人间又一次传法度人？就在那时，我渴望着能够接触早就听说过的法轮大法。


零三年大年初一，我妈闲聊时对我说：“这家庭琐碎事也太苦了，听说学炼法轮功心就能静下来。”说完非要我领她找炼法轮功的人。正月初五，我们找到了一位法轮功学员，请回了《转法轮》和教功光盘。一到家，我如饥似渴地读，四天看完一遍《转法轮》，这真是一本教人向善的书！我下决心按真善忍做个好人！


修炼法轮功后，我处处事事为他人考虑，尽力做到与人为善。对公公欠下的外债，我没有一点怨了。通过修炼，我知道了一切事情都是有因缘关系的，欠债就要还，从修炼的角度看，也许是我们上辈子欠公公的，那这一世，我们必须替公公还债。


我对公婆和气了。有一回我在烙饼，婆婆说：“看你烙的饼，没个吃！”我听了心里就象刀割地痛！刚要发火，马上就想到自己是修炼人，要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转法轮》），于是我对婆婆乐呵呵地说：“不好吃咱就不吃，您愿吃啥，咱就做啥。”一次丈夫喝了酒，为钱和公公吵了起来。我对丈夫说：“可不能对老人顶嘴，对老人不孝要遭报应的。”公公听了我说的话，说我自打学了法轮大法，就变了一个人似的。


修炼前我和二大姑姐也吵过架。现在我修炼法轮大法了，有时我就主动帮她去铲地，她离婚了也挺难的。一次铲完地，我就提前回家，到市场买了排骨，做完饭，就让她到我家吃饭。要是以前，是没有人能在我家吃上一顿饭的。


如今我孝敬公婆，和丈夫也不吵架了，家庭和睦了，活着也舒服了。我从心里感谢法轮大法！我要对还不明白真相的人说：是真善忍让我道德回升。法轮大法好！◇








美42所大学法轮功学员致函国务卿 要求公开中共活摘罪行





真善忍让我道德回升





【明慧网】前重庆市市委书记薄熙来九月二十八日被宣布双开，并移交司法，薄熙来涉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黑幕的指控正逐步浮出水面，美国四十二所大学的法轮功学员近日发表致美国国务卿克林顿的公开信，公开呼吁美国国务院公开发布已获得的所有关于法轮功学员被强制摘取器官的信息，包括王立军向美国领事馆提供的全部证据；禁止直接或间接参与酷刑迫害的人员入境美国。


公开信称，今年五月，美国国务院发表的各国人权报告首次明确提到中共强制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触目惊心的相关报导正在引发全球震惊。人们意识到法轮功是中国良心犯中数量最大，遭受迫害最惨烈的群体，当中共发现这个团体无惧于它们的酷刑和虐杀时，所使用的手段就更加疯狂。


信中称，早在一九九九年中共政法委就下达了“打死法轮功学员算白死”的政策，由于法律上不追究，虐杀法轮功学员并贩卖法轮功学员器官和尸体，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在器官市场巨大利润诱惑下，政府医院、军队医院、执法机构、器官黑道中介联手形成了庞大的活摘器官的生意链。王立军在辽宁锦州公安局所主持的数千次器官移植证实了这一罕见的罪恶。


根据媒体和人权机构的报告，谷开来、王立军、薄熙来、周永康等都深深卷入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


信中称，目前在中国还有几十万法轮功学员仍被非法抓捕关押，遭受着灭绝人性的数十种酷刑虐待，他们随时都面临着被活摘器官的可能，他们的生命时刻处在危险中。中共当局严密封锁互联网惧怕人民知道真相，惧怕因此罪行遭受最严厉的审判和清算。在中共巨大财富的光环下，魔鬼般的交易所造成的人间惨剧每天都在发生，法轮功才是当今中国问题的核心。


公开信呼吁，要求美国国务院公开发布已获得的所有关于法轮功学员被强制摘取器官的信息，包括王立军向美国领事馆提供的全部证据。美国人民有权利知道事实的真相。


公开信还要求美国政府敦促中共领导人严格遵守自己签署的公约，并呼吁中共立即释放所有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恢复他们在国际人权公约及中国法律上所应享有的基本人权，赔偿法轮功学员在肉体和精神上的损失，立刻制止活摘器官的罪恶继续发生，法办所有严重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元凶。


公开信最后，希望美国政府能立刻禁止直接或间接参与酷刑迫害的人员进入美国境内。


（公开信具体内容详见明慧网www.minghui.org)◇





历史故事：


“瓓”和“良心”谁最珍贵？











左图 ：塔林精神健康展览会上，人们踊跃学炼法轮功





王丙林，男，今年65岁，东港市孤山苇场退休职工。因坚持修炼法轮功，而遭到中共当局的残酷迫害。


1999年12月26日，王丙林被非法劳教一年关在丹东教养院


丹东教养院对法轮功学员动用酷刑。王丙林的上衣全被扒光，赤裸着上身，一名姓杜的恶警（外号杜彪子，身高1米74左右，微胖）同时用两根电棍电他的头、脖、胸、心、腋窝等神经敏感区，电棍电的没电了，再拿一个充足的电棍继续电。电击的同时，往地上浇水，把他的鞋扒掉，光脚站在水上，把电棍沾上水，猛电他的脚，疼的他死去活来。就这样一直电了一个多小时。恶警又指使吸毒劳教人员毒打王丙林多次。吸毒犯人用木板抽打王丙林的全身。后背、腿被打的青一块、紫一块，打够了又强迫王丙林罚站，并用拖鞋打脸，持续打七、八分钟，王丙林的脸被打后肿得都变了形。


2001年王丙林再次被非法关押在丹东教养院


2001年11月30日，孤山公安分局以“有人说王丙林进京”为由，在家中再次把他绑架。东港市公安局的王润龙与孤山公安分局合谋迫害王丙林，先把他送入洗脑班，后又非法劳教二年，再次关押到丹东教养院。因王丙林坚决不放弃修炼法轮功，拒绝写“三书”（指悔过书、决裂书、保证书）。当时丹东教养院8大队的恶警队长刘华林，一口气猛扇王丙林三、四十个嘴巴子，当时，门牙就松动了，鼻口出血，脸也肿了，头昏耳鸣。刘华林用手打不过瘾，就用穿皮鞋的脚踢王丙林的全身。接着又指使恶警秦德才用15万伏的特高压电棍电王丙林。在头、脖子、胸、心、腋窝等敏感部位长时间反复电击。这种电棍电压高，电棍电人又猛又狠，每电一下，就象被重重的大铁锤猛劲砸了一下似的，咚咚的，极伤神经、皮肤。电棍电击王丙林时，电棍放出的火苗有六、七寸长。王丙林被电得满地打滚，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声，痛不欲生。恶警秦德才一直电击王丙林半个小时，直到王丙林奄奄一息时才罢手。


王丙林发高烧、浑身疼痛难忍，直冒虚汗，加上前几天他的脚背骨不慎骨折，身体已经动弹不了。恶警秦德才领着四、五个人闯进监狱宿舍，强行将王丙林从上床位拽到地上，摔得王丙林当时身子就不好使了。王丙林虚弱地说：“我现在发高烧不能去，你们难道一点良知和人道主义也没有了吗？”秦德才恶狠狠的大声吼叫道：“什么人道？对你们不讲人道！绑也得绑去，抬也得抬去！”王丙林被逼的走投无路，一头猛撞在旁边的铁暖气片上(此举修炼人不可取.)，当时头破血流。秦德才等人这才将王丙林送到教养院里的卫生所，简易包扎后，就把他关进铁笼里严管，蹲小号一个多月。铁笼宽仅一米，高一米八，长两米，吃喝拉撒全在里面，阴暗、潮湿，活动范围极小。2003年8月，有两名大法弟子从丹东教养院逃脱，恶警又怀疑跟王丙林有关，再次把他关进阴暗、潮湿的铁笼里，时间长达半个月。从铁笼里出来后，当时八大队长刘华林，教导员刘德才等恶警强迫王丙林及其他法轮功学员干劳役活，缝编织袋，经常加班加点，每天都超过12个小时，有时长达十五、六个小时。如果活儿太多，每天只能睡两个小时就得出工。


王丙林被转入本溪教养院非法关押 


 2003年9月开始一个多月，王丙林被“犹大”们折磨迫害了十五、六次。这些犹大们把王丙林的双手反绑在后背，双腿强行双盘上，再在腿上面压一个木板，两个人坐在木板上一起使劲压腿。本溪教养院戒毒所所长刘邵实，指使邪恶的帮教人员李悦华等人迫害王丙林时，用毛巾使劲堵住王丙林的嘴，不让他喊出声，折磨一次就是两个小时，疼的他满脸通红，疼痛难忍。有一次恶人李悦华指使“犹大”李某等四个彪形大汉，把王丙林两手反绑在后面。两个人在后，使劲往上抬他胳膊；两个人在前，使劲往上抬他腿，这种酷刑叫架“小飞机”，胳膊、腿象要断了似的疼。而王丙林的嘴里被毛巾紧紧地堵着，想喊也喊不出声来，都快窒息了，差点昏死过去。这次遭非法劳教迫害一直到2004年1月才让王丙林回家。文章选自《明慧网》有删减◇








